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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世界意识：从本土到世界的普泛关怀

西西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肥土镇，既是香港，也可以是任何

城市，更是高度象征化、寓言化的人类栖居地。西西关心个体

的生存，因此采用平民视角叙述，淡化历史叙述，展示广阔世

界中个体的处境，建构起一个众生平等的温情城市。“世界意

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对于个人的关切，‘个人是道德关切的终极

单元，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关切，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公民身

份如何’。”以肥土镇关联广阔的世界，从本土的花、叶两家

到日耳曼古罗斯先生、突厥人花里耶和花里巴巴，再到石油国

哈里泼王子以及日本人文次郎，作者对他们都予以一种平等的

关 切 。

肥土镇作为包容各色人的城市，是西西传达关切目光的一个

载体，是“世界化的本土”。人如牲口被贩卖的契约，女子

结婚生育、经济独立以及是否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等问题，外

来移民涌入、城市经济结构变化造成大量失业，官商勾结、精

神贫困等等，这不止是香港才会出现的问题。正如张系国说浮

城并不是香港，而“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。”

可见，西西“志不在书写一时一地的小世界, 而意在幻化

成无始无终的大世界”，她的飞毡意在飞向世界。她通过肥土镇的

个性来描写全人类的共性，即共同地需要面对时代变化和各种社

会问题，同样需要努力适应时代变化，有相通的建立安乐家园的

心愿。

2　文化认同：循环时间叙述蕴含着的文化气质

《飞毡》隐含着具有中国文化神韵的盛衰主题。花、叶两

家自小说开始即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，花顺记的荷兰水生意很

好，于是将左右两间相邻的铺子买下打通为一家。但之后新式汽

水出现，抢去花顺记大量生意，稍后叶重生的第三把火更是将花

顺记彻底烧毁。花家人搬离花顺记，不久又开始做起了蜂蜜生意，

兜兜转转，最终又将花顺记重新开业，卖新鲜蔬果汁，而叶重生

也将自己曾经烧掉的隔壁房子买回来，花顺记又回到最初兴盛的

模样。追踪花顺记一家的发展轨迹，会发现兴——衰——兴的循

环结构。作者并未着力写这种盛衰之变带给个人的悲哀感受，而

是描绘个体努力适应时代变化，积极努力重建新家园的生存态度。

作者以一种永恒循环的时间观叙述了肥土镇花叶重生的故事。

花顺记虽然重生，但依然会随着肥土镇的隐没而隐没。不同于中

西西小说《飞毡》的世界关怀和中国文化气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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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西西从本土出发，借飞毡隐喻人类寻找理想家园的共同愿望，表达了对世界的人的关怀和善意。西西化用中国传统小
说叙事中的循环时间观，使小说整体上蕴涵中国文化的神韵气质。对世界的普泛关切和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认同构成了《飞毡》宽
广博爱、如梦似幻的根本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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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传统古典小说对于死亡结局的悲呼与绝望，《飞毡》以肥土镇隐

形消失作结，虽亦有如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的“悲剧”美

学，隐喻着人类社会所有城市的最终命运，但作者有意反抗悲剧

的崇高论调，以轻逸的童话叙事和魔幻寓言解构了对城市终极命

运的深沉追问。于是肥土镇以奇幻美丽的方式消失：花一花二用

自障叶创造出一种魔法糖想治疗花艳颜的梦游症，却意外地使她

渐渐隐形，这种隐形传染了整个肥土镇，肥土镇的一切就如断线

风筝飘远、隐没。而最后“花阿眉”的出场似乎宣示着这种隐没

不过是“对人间的暂别”，循环时间还在继续运行。西西继承、更

新了传统的循环时间叙事，去除了感伤色彩，让全人类必须面对

的未来的终结成为一个轻逸美丽的童话，却丝毫不减损现实世界

本身的重量。

飞毡亦追随循环时间反复出现，小说以飞毡始，以飞毡终，小

说开端看见飞毯的老太太也“真是五十年不变，仍然相信世界上

有飞毯”，在变与不变中，飞毯也有自身的循环，“蹭鞋毡会变成

飞毡，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”？飞毡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

义，它在机缘巧合之下飞翔，拥有了自己的光辉岁月，肥土人在

自己的努力下建设城市，创造了自己的黄金年代，但是未来呢？

肥土镇会走向何方？开篇的庄周梦蝶与篇末的城市隐没遥相呼应，

肥土镇不过正如庄周的梦一样是人类做的一个梦，醒来肥土镇与

世界的界限消失，融化为一。

飞毡的循环出现、肥土镇的隐没是魔幻了的传统“人生如梦”

的时间修辞，它通过花家兴衰故事具体表现出来，是西西更新、化

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时间观的结果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神韵气质，

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认同。

综上，普泛关切的世界意识和循环时间观的继承更新使《飞

毡》具有宽广博爱、如梦似幻的气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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